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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一四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揭示，香港大學在全球排名第四

十三，香港科技大學排名五十一，中文大學排名一百二十九，城市大學則排名一百九十二

。若以二零一零年躋身前二百頂尖大學的數目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香港是全球之

冠。 

 

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但竟然可以打造出四所躋身世界前二百的一流大學，這是一個

非常不尋常的成就。我出生在香港，一方面我為此而感到驕傲，但另一方面我卻有點擔憂

。我沒有在香港很長一段時間，作為一個局外人，我對香港的觀察當然不會全面，因此我

在這篇文章中觀點可能是偏頗的。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都一致強調，香港

高等教育必須國際化。例如香港大學現時大約有一半的教授都是非本地人，我隨便查閲其

中一個學系的網站，發覺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教授都是在西方國家的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本

地大學的只有百分之十四，但沒有一人的學位是頒授自其他華人社會的研究院，例如台灣

和星架坡，更遑論其他發達的亞洲國家，例如日本和和南韓。那麼，香港的國際化似乎只

局限於西化。 

 

儘管如此，這種國際化使香港高等教育跟世界接執，然而，它亦傳出了這個信息：「

洋和尚會唸經，本地薑不辣，不是猛龍不過江。」我認識幾個在本地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

的朋友，他們都有很扎實的研究能力，而且在學術期刊發表了不少論文，但他們頂多也只

能找到講師或研究助理之類的職位，而不是教授的職級。有人告訴我，香港的大學有一個

潛規則：他們傾向於聘請從外國名牌大學畢業的博士。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悖論，一方面，

香港的大學自誇於高質量的教育和國際地位，但另一方面，人們似乎對本地博士班畢業生

的質素沒有信心，香港的情況好像是：通用汽車的老闆宣稱自己公司生產的汽車性能良好

，不過，他自己的座駕是豐田和寶馬。 

 

讓我們來看看以下這個假設的例子：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由於質量低劣和口碑差，

美國汽車失去了競爭力，通用汽車（GM）的執行長誓言要令公司國際化，從而力挽狂瀾



。一九八四年，通用汽車與豐田汽車組成一個合資企業，通用汽車希望學習日本的技術和

質量控制的訣竅。從那時起，GM 由日本和德國原裝進口內燃引擎及零部件，90％的 GM

汽車零部件都是外國設計和製造的，而 90％的工程師都是外國人，通用汽車不願意從美

國大學招聘工程專業畢業生，而少數美國工程師的設計方案通常都不被接納。經過多年的

苦心經營，終於通用汽車重新奪回了大部分市場份額，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通用

汽車在 JD Power 客戶滿意度指數上亦有很高的排名。通用汽車公司的執行長自豪地宣布

，美國汽車業再次成為世界級的企業。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這個假設的故事有什麼含義，真正的 GM 當然沒有這樣做，國際

化和學習外國的技術只是手段，長期戰略是本土化，GM 希望美國的工程師最終能夠自行

設計出高效能的發動機和發明新技術，他們知道自己不能長期依靠日本和德國。 

 

幾十年前，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書中提到，他有幾個學

問很好的同事，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到大學高層重視，於是他們去了海外幾年，再回歸的時

候便升了職。唐先生質疑為何晉升標準是根據「浸咸水」的經驗，當標準是在他人手上的

時候，成就再高也只是被人牽著走，這就是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之明証，故此他試圖打破中

國人忘本求外之迷思，重新建立中國人的自信心。唐先生在三十年前發出以上的慨嘆，但

如果他還活著， 今天他可能會再次說出同樣的話。 

 

在一九七二至七四年之間，台灣文壇出現了一場關於「橫的移植還是縱的繼承」之辯

論，當時有學者批評台灣的現代詩過度模仿西方，淪為「殖民文學」，名義上是中國詩，

但和中國傳統完全脫節，當中只有「橫的移植」，而沒有「縱的繼承」。一九五三年紀弦

創辦【現代詩季刊】，主張「橫的移植」，鄭愁予是其成員之一，鄭愁予在【錯誤】一詩

中寫道：「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當外國人佔香港的大

學教席很大比例，而這一趨勢又持續下去，我們可以說這僅僅是一個橫的移植，他們的教

肓成果會紮根於香港嗎？這些外國人是歸人還是過客呢？如果本地的博士畢業生沒有機會

接棒去繼續跑學術的馬拉松，這就是沒有縱的繼承，所謂的學術成就是不是一個美麗的錯

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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